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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早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的变化——从物资匮乏年代的聊以果
腹，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渐次丰富，再到
如今的讲究科学营养。别小看这早餐
的变化，它折射出社会的进步、时代的
发展和寻常百姓家的幸福感、获得感。

小时候，我家的早餐基本上就是
以红苕、玉米面、面粉加当季蔬菜。一
家人的粮食本来就不够吃，加之我三
兄弟正处在吃长饭的年龄，食量大增，
凭粮本供应的粮食哪能填饱娃儿的肚
皮哟。母亲是一个贤惠持家的人，从
市场上买回便宜的红苕，早上起床后

生好煤炭灶，架上大铁锅，撮一筲箕红
苕洗净，放在蒸笼里猛蒸。之后，在红
苕堆抓一个大点的红苕，洗净切丝儿，
加上泡海椒下锅煎炒，算是下饭菜。
至于汤，就是红苕切片，下锅煮熟煮火
后，放点食盐，起锅时撒一撮葱花，就
算汤菜了。长期吃这样的早餐，仨兄
弟早就吃得反胃了，不愿吃，不爱吃。
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他们也没
有办法，只好幽默着说，这是我们家的

“红苕宴”，别人家还没得。
更多时候的早餐，母亲则是把苞

谷面调和成羹状，加些食盐，用小勺子

一勺一勺舀进大铁锅的沸水中，加少
许青菜叶子，算是娃儿们的早餐了。
或是，将和好的面粉浆，用勺子舀进沸
水中，待煮好后盛进大土碗，再加点白
糖。煮熟的面浆团形似“鸡冠”，母亲
则美其名曰“鸡冠子”。

到了20世纪80年代，老百姓的生
活逐步有了起色，市场上可以买到猪
肉牛肉羊肉了，各类副食品也渐渐丰
富起来。我家的早餐质量也随之提高
了。

母亲照例总管一家人的早餐，从
鲜肉包子到油条，从精面馒头到豆浆稀
饭、荷包蛋，包括饺子、抄手，或酸辣小
面、麻油小面，琳琅满目，丰富多彩。每
次早餐，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说说笑
笑。看着早已经参加工作的三兄弟，母
亲还要征求意见，明天早餐吃啥子？要
不要来点肉丝面块或者酸菜面块？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老百姓有吃有穿、有耍有玩，生活质量
早已超乎想象。不过，母亲仍一如既
往地关心着家里的早餐，开始研究起

“吃好、吃饱、吃少”的问题。端上早餐
桌的，都是营养占据主导的餐点：红糖
汤圆、银耳汤、小米粥，再辅之以鲜牛
奶什么的，天天变着花样吃。

如今，母亲老了，没有再亲自为儿
子们弄早餐了，却一个劲儿地叮嘱我
们：“早餐马虎不得哟，让孙娃儿们吃
好哈。”

啊，母爱加持的早餐，真香。

母爱加持的早餐

我十八岁参加工作时，母亲
对我说：“大小伙子，要弯得下
腰，吃得了苦，不要腰软肚硬。
干活累点，累不死，可要闲着，
是会闲死人的。”

后来听著名作家刘震云讲到
他的外婆，是三里五村的割麦高
手，壮小伙子都比不上她。她的
经验很简单：一弯下腰割麦，就
一直弯下腰，一口气割下去，不
随便直腰休息。休息一次，总想
直腰，这麦子就没法割了。

弯腰干活，成了我喜欢的干
活姿势。

而父亲却对我说：“男子汉要
堂堂正正，咱要把那腰板挺直了，
没必要看谁的眼色，不要见风使
舵，更不要点头哈腰，脊梁骨要硬
气，坦坦荡荡比啥都强。”这么多
年，腰板硬成了我不可妥协的为人
底线。

后来，母亲又跟我说：“做了
错事，也别怕丢人，该弯腰道歉就
道歉，可千万不要背着牛头不认
账，更不要蛮横无理胡搅蛮缠。”
母亲的话在理。我一直要求自己尽
量不犯错，犯错必低头。我的责，
我担。

但父亲接过话头说：“人活在
世，靠树，树会倒；靠墙，墙会

塌；靠父母，父母会老；靠朋
友，朋友也会无能为力，唯一能
依靠的，只有自己。把头抬起
来，遇事，自己动脑筋，想办
法。靠本事吃饭，凭人品行事，
清清爽爽，理直气壮。”父亲的话
激励着我自立自强，学着开自己
的路。

母亲不放心地说：“与人相处不
能太刚直。逢人点个头笑笑，总比
梗着脖子一副傲慢劲好。说话，会
说的把人说笑，不会说的把人说
跳。凡事一张黑脸，就显你清高、
不好惹。看谁也不上眼，其实就属
你不上眼。有些事，侧侧身子，稍
微弯弯腰，退一步，平安无事，皆
大欢喜。适当灵活，天地宽。”母亲
是希望我刚中多一些柔，倔强中多
一些灵活。

而父亲却说：“咱不做没理的
事，不要轻易低头、弯腰，更不
能随便屈膝。男子汉大丈夫，顶
天立地。站得直，行得正，不干
坏事，不做蠢事，不欠谁，不伤
谁，不害谁，凭啥不直起腰呢？”
我知道父亲是教我做人正派。

父母对我说的话看似矛盾，
但都有道理，弯腰与不弯腰各有

“讲究”。人不能太死板，宜适
时、适当而为。

20世纪90年代，小姑父承包了乡里
小煤矿的食堂。除了为单位职工做大
锅菜和小炒外，还负责矿领导接待应酬
的酒席。

小煤矿井下作业又累又危险，工资
虽高，却很少有本地人愿意干，矿工大
都来自较远的贫困地区。一次，我有事
去矿上找小姑，正巧小姑父站在食堂门
口，和一位精瘦的高个子矿工说话。矿
工操着外地口音，正向小姑父请教鱼香
肉丝的做法。

矿工走后，小姑父对我说：“这个小
贺，是个当厨师的料。”小姑接过话茬：

“矿工换了一茬又一茬，就数小贺，下班

没事就捧着菜谱研究，不明白的地方便
请教你小姑父。小贺上次从家里回来，
还提了一桶自家榨的花生油当作谢师
礼。”

后来，小贺正式拜小姑父为师，抽
空便去给小姑父帮厨。小贺在小煤矿
下了四年井，给小姑父帮了三年半的
厨。小姑说，小贺弟弟大学毕业后，他
肩头的负担轻了，存了点钱，打算去职
校进修厨艺，再找家饭店打工。小贺临
走时，小姑父还帮他畅想了一下未来：
年轻时在饭店打工，年龄大了还是回老
家开家小饭馆，自己当老板，还能守着
父母和老婆孩子。

那年，我厌倦了鸡肋般的工作，脑
子一热便辞了职。父母都骂我太冲动，
小姑却鼓励我：“年轻人就该有梦想，敢
闯才行，你看人家小贺，现在省城某大
饭店当厨师长，还娶了个漂亮媳妇。”

小姑说，小贺拜师学厨背后还有一
个秘密。原来，小贺初中毕业就出来打
工，供弟弟上学，为了多赚钱选择下井
挖煤。但他又怕父母担心，便谎称在地
面从事维修工作。小贺从小身体不好，
瘦得跟豆芽菜似的，他妈担心他在外面
吃不好，他便经常写信给父母汇报伙
食，说他和几位工友在外租房，其中一
位工友干过厨师，常给他们做好吃的。

小贺每次写家信都会在纸上进行
“吃播”，比如写今天吃了红烧肉，就用文
字记录“工友”做红烧肉的过程。原来，
小贺看菜谱和请教小姑父如何做菜，都
是为了写给父母看的。而小姑父在得知
这个秘密后，建议他到食堂见习，将信写
得更有“味道”。他们都没想到，这竟为
小贺打开了一扇通往梦想的窗。

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朋友需要经常到各地出差，一年中
几乎有一多半的时间都在路上。

“整日在路上奔走，赶往不同的目的地，一定很累吧？”有
人问。

朋友摇摇头，笑着说：“我不喜欢奔走这个词，听着就觉得
急促，觉得劳累。为什么要赶路呢？别赶路，要去感受路。”

朋友给大家看了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动态，每去一个
地方，他都会拍下许多照片，一处稻田、一根电线杆、一汪水
塘、一头黄牛，或者是一座造型独特的房子以及一群玩闹嬉戏
的孩子……除了照片之外，朋友还精心配了文字，这些文字，
平淡、质朴，却隽永悠长。

“脚步可以快，但心要慢下来，用心去感受路上的风景，这
样就不是劳碌，而是享受。”朋友说。

他的话让我想起另外一位朋友，他是一名短跑运动员，整
日在赛场上冲刺。这样的生活应该是紧张、刺激，毫无缓歇余
地的吧？

“不，不是这样的。”运动员朋友摆摆手，“你知道在赛场
上，最美妙的是什么吗？是比赛开始后，这个世界只剩下我自
己和终点。”

毫无疑问，运动员朋友全情投入，他也在享受，享受比赛，
享受跑步本身带来的愉悦。脚步在冲刺，心灵却游刃有余。

当我们能够放缓心灵的脚步，去感受途经的风景时，人生
自然会变得更从容、更饱满，让我们不知疲倦，乐在其中。

听爸妈的话

信里“吃播”
马海霞

感受路

家住老旧小区，施工方正在赶进度改造。有一天晚上，儿子
兴致勃勃地看着动画片，突然停电了，整栋楼陷入一片黑暗。

儿子有些紧张，又有些好奇。我打开手电筒，告诉他：“外
面施工需要，停电了哦，不能看电视了。”儿子似懂非懂，盯着
手电筒问我：“那为什么手电筒还亮？”

我耐心地回答他：“因为手电筒是通过电池发光的呀，不是
家庭电路。你看，手电筒是不是没有连着电线，不需要插座？”

儿子点点头。他略带怀疑地把家里所有电器的开关都开了
一遍，果然都不运转了，像是发现了什么大秘密，乐得他咯咯直
笑。他又问了我一堆关于电路的问题，比如电是怎么产生的，又
是如何让扇叶转动、让灯泡亮起来的。有些问题，我甚至没法回
答他，于是承诺给他买一本关于电路的绘本，让他在书中慢慢找
答案。后来，我发现他不再轻易沉迷于看电视了，每天放学回
家，他就翻起那本《奇妙的物理·电》，拿起螺丝批，把自己那些需
要装电池的玩具拆卸一通，煞有介事地研究起来。

我有些感谢那个停电的夜晚，它为所有电器按下了暂停
键，却打开了儿子探索世界的开关。

这也让我想起童年经常停电的夏天夜晚。老屋外埕有一
口大大的莲缸，那是停电时我们的好去处。电一停，母亲只好
抱怨着放下手中钩花的活儿，走到莲缸旁同乡里的妇人闲聊，
顺手采两朵莲花，准备第二天做莲花水。母亲做的莲花水深
得大家的喜爱，她总会慷慨地分一些给左邻右里。

偶尔，母亲也不满足于在莲缸旁打发时间，她会带我去外
砂溪。我一见着了大溪，心便与嗓子、手脚一起野了。当然，
带着停电夜晚烙印的，还有母亲见缝插针地教我的长长的歌
谣——拍铰刀，铰绫罗，绫罗仔，在深河。深河深河深，一群姿
娘在听琴……

有时候，儿子会提起那个停电的夜晚。他摆弄着积木，问
我：“妈妈，怎么现在晚上都不会停电了呀？”

我突然福至心灵，摸摸他的头，笑着告诉他：“只要你愿
意，妈妈可以每周都送你一个停电的夜晚。”

送你一个停电夜晚送你一个停电夜晚


